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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时代观点

文 / 苑广阔
11 月 11 日，“ 光 棍 节 ”。

这是一个年轻的节日，也是
属于年轻人的节日。无数以

“剩”字辈自居的年轻人 , 在
这一天焦虑、烦恼与狂欢。为
什么“剩下”了？“剩下”有
错吗？该怎么拯救那些“剩下
者”？来听听他们的故事，故
事里有无奈，更有希望和启迪。

（11 月 11 日《人民日报》）
在 11 月11日所谓的“光

棍节”这天来谈论“剩男剩女”

的话题，无疑很应景，也很能

引起各方的共鸣。虽然“剩下”

的理由和原因各不相同，但结

果都是一样的，那就是眼看着

自己的同学、朋友等同龄人都

走进婚姻的殿堂，甚至是早就

为人父母，而自己依然孑然一

身。这同时也成了父母亲人“逼

婚”、“逼相亲”最现成的理由。

但是对于“剩男剩女”们

来说，你能给他们一千个必须

结婚的理由，他们就能给你一

千零一个自己还不能结婚的理

由。当“剩男剩女”因为父母

为自己的婚姻大事愁肠百结而

焦虑而愧疚的时候，我们却忘

记了一个基本的道理，那就是

结婚的是年轻人，而不是他们

的父母，也不是他身边的亲朋

好友，所以“剩”或者“不剩”

的权利，最终还是交给年轻人

为好。

客观而言，除了一些坚定

的单身主义者之外，绝大多数

年轻人并非不关心自己的婚姻

大事，并非从内心拒绝婚姻，

而只是他们觉得自己还没有准

备好。这里的“没准备好”包

括各方面的内容，比如工作事

业刚刚起步，不想因为婚恋而

分心；比如房子还没有着落，

感觉还没有恋爱结婚的资格；

比如还没有碰到让自己心动，

愿意携手一生的人，等等。尤

其是在没有合适婚恋对象方

面，更是成了多数年轻人拒绝

走进婚姻的主要原因。有调查

显示，八成以上的年轻人在选

择结婚对象的问题上不愿意“凑

合”而宁愿“无爱不婚”。

这也就意味着，他们之所

以成为别人眼里的“剩男剩女”，

是因为他们还没有碰到自己愿

意娶或者是嫁的人，而一旦碰

到了自己愿意娶或者嫁的人，

他们很快就会走进婚姻殿堂，

成为“毕婚一族”。反过来说，

如果一些年轻人经受不住身边

父母亲人的“逼婚”压力，最

终凑合着找一个人结婚，结果

将很难预料，毕竟一段无爱的

婚姻既是对自己的不负责，也

是对对方的不负责，同时还是

对社会的不负责。

其实在我看来，这几年“剩

男剩女”的问题之所以引发如

此大的关注度，多少都有媒体

过度报道的因素在内，而事实

也许并没有那么严重。证据就

是我们看看自己身边那些已经

进入适婚年龄的同学、朋友、

同事，其实大多数都已经结婚

了，否则为什么每年到了“五一”、

“十一”就会感叹婚礼请柬如

雪片般飞来，让我们的荷包不

堪重负呢？如果遍地都是“剩男

剩女”，那这些结婚的人又是

谁？

社会日益多元，个人的选

择也应该是多元化的，早点结

婚还是晚点结婚，都应该是个

人选择，其他人最好还是适

当放手，把“剩”或者“不剩”

的权利交给他们自己。

■社会观察

“明星限薪”靠政策，
也靠市场 

文 / 何勇海
近日，微信公共账号“娱乐 on call”爆

料称，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或将于 12 月
出台“明星限薪令”，对演员片酬进行限制。
随后有媒体报道称，从知情人处确认消息
基本属实，总局已进入内部征求意见阶段。
据“娱乐 on call”爆料，一些剧组正在将艺
人的演出合约延后签约，而艺人很有点人心
惶惶，不少正在谈戏的演员不停催促片方签
合同，但片方主要就是想等着“限薪令”下来。

（11 月 12 日《新文化报》）
这些年来有个形象比喻——明星成影视

投资“吃钱机器”，在坊间很是流行，不少投资

商、制片人、导演都在抱怨明星片酬高得离谱，

严重破坏影视圈的“生态环境”，让影视作品质

量难以保证。比如著名制片人张纪中就曾炮轰

明星片酬，“六七十万一集，我哪有那个本事出

这么多钱请演员？我的钱要用来拍剧的”，他断

言“片酬迟早也要像房地产一样垮下来”，并提

议广电总局应对演员片酬发个“限价令”。

明星片酬之高，眼前就有一个新鲜例

子——据中国电视剧制作产业协会副会长王

鹏举透露，正在热播的电视剧《红高粱》，制

片方购买莫言原著的改编版权花了1000 万元，

赵冬苓编剧费 1000 万元，郑晓龙导演费也在

1000 万元以上，而周迅的片酬是 3000 万元。

原著、编剧、导演、主演三人就已拿走 6000

多万元，还有多少钱用于拍摄制作电视剧？不

少人抱怨当前烂片当道，当一部剧总体投资的

50% 以上甚至高达 70% 都给了明星，粗制滥

造恐怕就是注定了的。

在明星片酬还不太令人咂舌的几年前，央

视电视剧制作中心一负责人就曾透露，内地电

视剧市场总的来说是八成亏本，一成保本，一

成赚钱，支付片酬是最大成本。当明星漫天要

价，一些所谓的“大投资”不得不把钱大把大

把地投到明星腰包，当个别电影的最终票房还

赶不上一位“巨星”的片酬，这样的影视圈“生

态环境”，显然是不正常的，必然会严重伤害中

国影视剧产业的健康发展。

故对于“八字还没一撇”的“明星限薪令”，

除明星之外，影视圈里圈外基本都持拥护态

度。演员限薪在韩国早有先例——2008 年金

融危机爆发，在韩国电视剧协会呼吁下，演

员片酬同样占比高达 50% 以上的韩国电视业

掀起了降薪风潮。一些一线韩星将每集约人

民币 28 万元的片酬，直降到约人民币8.4 万元。

我们的明星为何不可以降薪呢？

据说在美、日、韩等国，演员片酬占到影

视剧总投资 30% 就已非常高。我们确实需要

“限薪令”拉低明星片酬在影视总投资中的占

比。当然，“明星限薪”仅有政策发力还不够，

更需投资商、制片人、电视台等市场力量集体

发力。若市场力量依旧唯收视率或票房是瞻，

仍不遗余力地抢夺知名演员，则明星仍会处于

强势地位，到时完全可能出现“阴阳合同”——

面上一个价格，私底下又一个价格，或以制片

人身份、片酬参股等方式参与分成，片酬虽低

但可以分成，一样能赚得盆满钵满。

文 / 郭元鹏
学 武 术、诵经典……随

着国学热的兴起，贵阳一些
家长开始将娃娃送到国学班
学习，部分甚至从学校退学，
改学国学。卢女士的女儿原
来 在 贵阳 一 公立小 学 读书，
后来接触到了一个国学班，短
短一个月的学习，让卢女士彻
底颠覆了她对女儿的教育观。
卢女士说，和公立学校注重
语文、数学等知识不同，国
学教的是武术、书法、音乐、
国学经典等，更关注孩子做
人做事的态度。

（11 月 11 日《贵阳晚报》）
国学是我们的财富，国学

是我们的经典。在传统学校背

负着沉重的教学任务、成绩任

务的时候，我们掀起了一场关于

国学的大讨论，虽然结果尚未

见分晓，但是有一点是不可置

疑的，那就是国学再次进入到

了人们的视线，也引起了人们的

重视。这应该算是一件幸事儿，

我们是应该打响国学保卫战。

但是，任何事情都是不能

走极端的，极端的对面就是万

丈深渊。国学并不完全阳春白

雪。国学有着经典的美好，有着

民族的背景。但是，国学也和

其他知识是一样的，有好的一

面也有坏的一面。尤其是一些

所谓的经典，用先人的目光来审

视，是没有丝毫问题的，但是

如果用现代人的目光来审视的

话，就是有问题的。当然，对

于背诵经典，这也是可以支持的。

问题是，眼下创办国学班的都

是社会机构。这些社会机构是

以赚钱为目的的，他们并不见得

是国学大师。如果传授礼义廉

耻的道德规范，自然收获的会

是孩子的道德高尚。可是我们

要知道除了“孔融让梨”还有“埋

儿奉母”。一个社会机构会不会

去糟粕留精华呢？

有些国学只能是兴趣爱

好。正如家长说的一样，他们

看重的是国学班的武术、音乐、

书法，这些学科在古时候或许

是最需要的知识，但是在新时

代里，很多东西更应该作为业

余爱好。比如说，古时候是个

草莽时代，大家都要保护好自

己，所有人都要会点武术。会

武术可以保护自己，保护家人，

也可以和那些下山的强盗斗上

一斗。而如今武术只能是健身

的需要。书法则是古时候的书

写方式只有毛笔这一种，当然

人人都需要写一手上好的毛笔

字。这是书写的需要，是书信

来往的需要，而如今毛笔字则

应该作为一种爱好，可以写好，

却无须当做主业。

难以完全与现代教育对

接。孩子终究要走升学之路，

最终还是需要文凭的获得。虽

然说文凭的存在广受质疑，也

有很多诟病，但是，在目前还

难以有更好形式检验一个人才

学的现实之下，文凭其实也是

检验一个人能力的办法之一。

如果为了“专修国学”，就抛弃

了校园生活，试问，孩子未来

如何去参加升学考试？只懂得

国学而对其他知识一无所知，

还能有化学家、科学家吗？他

们也只能创造出造烟花爆竹的

火药，而造不出原子弹了。

现实之中，总有人喜欢生

活在自己编织的桃花源里，但

是再美的桃花源也只是一个梦，

我们理应融入社会。当然，退

学“专修国学”的尴尬，倒是

值得教育部门反思：我们究竟

要如何创办一个具有中国特色

的校园和教学模式？

娃娃退学“修国学”，是

理想主义走极端。退学“修国学”

不是修仙之路。

文 / 张枫逸
四川稻城县一名 8 岁的女

孩小忠，出生后一直在自家院
墙边的猪圈里生活。8 岁了，其
身高只有 78 厘米，相当于 1 岁
孩子的身高；她的体重只有 7
公斤，相当于 3 个月大孩子的
体重。同时，她没有语言能力。

（11 月 11 日《法制晚报》）
　“猪圈女童”一经报道，

立即引发舆论关注。面对关于

政府不作为的指责，稻城县县

委宣传部回应称“政府早就关

注到这女孩，并一直提供相应

帮助，给她家里早就上了低保

和五保”。

诚然，在现行法律和制度

下，落实低保和五保似乎已经

尽到了政府的职责，能够帮助

绝大多数弱势群体解决生活来

源，但对于“猪圈女童”来说，

这还远远不够。据报道，小忠

的母亲是在精神病发作期间遭

陌生人强暴后生下小忠的，其

本人患有间歇性的精神失常，

无法辨认身边的人，无法照顾

自己，更别提照顾一个嗷嗷待

哺的孩子。显然，小忠需要的

不只是单纯的经济补助，更需

要父母般的温暖，能够呵护自

己健康成长。

“猪圈女童”固然有些极

端，但并非简单个例，而是代

表了一个值得关注的群体——

“事实无人抚养儿童”。与通常

意义上的孤儿不同的是，这些

孩子父母双方或一方仍然在世，

但是无法、无力或不适合抚养

子女。据北京师范大学儿童福

利研究中心 2011 年的数据，全

国这种“事实无人抚养的儿童”

总数为 57 万至 58 万人，这一

数字已经非常接近 61.5 万的全

国孤儿数目。由于不属于孤儿，

这些孩子无法入住孤儿院，无

法享受到孤儿基本生活保障，

甚至不能被收养。但他们的家

庭却处于困境之中，难以满足

其基本生活和成长的需要。

不能像孤儿一样享受国家

的阳光雨露，又不能像其他孩

子一样得到父母的悉心照顾，

“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就这样

生活在夹心层中。尽管《未成

年人保护法》第53 条规定，“父

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不履行监护

职责或者侵害被监护的未成年

人的合法权益，经教育不改的，

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有关人员或

者有关单位的申请，撤销其监

护人的资格，依法另行指定监

护人”，但由于提起此类诉讼

的原告资格规定不明，撤销监

护资格的前提条件模糊不清，

以及撤销资格之后的安置制度

不健全等一系列原因，撤销监

护人资格在实践中根本无法操

作。同样由于法律的缺失，北

京、浙江等地虽然探索建立“事

实无人抚养儿童”生活保障制

度，却被地方审计、财政等监

督部门警示涉嫌挪用孤儿专项

福利金。

未成年人保护是“家事”

更是“国事”。当作为儿童监

护第一责任主体的父母不具备

养育子女的能力时，国家有权

利和义务承担起儿童监护的责

任。在我国香港，只要认定孩

子的父母不适合再行使监护职

能，福利署就会指定孩子的其

他亲属担任监护人，或将孩子

送往福利机构寄养，直到孩子

父母被认为可以结束寄养为止。

今年全国两会，有全国人大代

表建议修改民法通则，增加“丧

失监护能力或被撤销监护资格

的监护人，由民政部门代表国

家承担监护职责，通过收养、

亲属抚养等方式帮助未成年人

重新进入家庭”。只有实现政

府职责和家庭义务的无缝对

接，消除儿童保护的法律空白，

才能为事实无人抚养的困境儿

童建立起安全防护网，避免“猪

圈女童”的悲剧再次上演。

“猪圈女童”击中儿童保护法律空白

娃娃退学“专修国学”，梦里真有桃花源？
■教育评弹

把“剩”或“不剩”的权利交给年轻人

漫画 / 王铎


